
2022年5月15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前总理哈里里（Saad Hariri）的支持者在住宅区内建起吹起水池，呼吁民众杯葛议会选举。
水池上悬挂着哈里里的肖像。摄：Hassan Ammar/AP/达志影像

谢若含

特约撰稿人谢若含 发自贝鲁特 | 2022-05-19

黎巴嫩大选现场：经济崩溃和宗教政治背后，仍在寻觅希望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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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 全球绝望青年
【编者按】5月15日，黎巴嫩举行了全国大选。这是该国自中央银行和国家一同宣布破产，黎磅贬值超过90%以及

贝鲁特港大爆炸等一连串危机发生后的首度议会选举。这些危机都指向同一个原因：传统宗派政党的腐败与失能。

2019年，数十万黎巴嫩人走上街头，反对宗派政治，呼吁建⽴公民国家，也由此催生了不少新兴政党和致力于推

翻传统政治格局的独⽴候选人。

今次大选结果表明，传统大党真主党和其盟友失去了过去几十年来在黎巴嫩议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多数席位，同

时，有16名反对党的独⽴候选人闯入议会，与2018年的选举相比，增加了15个席位。尽管重大改变在短期内仍难

以发生，但这一结果仍撼动了传统大党的地位。

继续打破传统秩序，将成为一代人的革命。本文记者在大选前一周走进这个国家，纪录了她遇到的、黎巴嫩的年轻

一代，以及他们的挣扎与失落，希望和斗争。

5月7日，我在深夜凌晨两点到达黎巴嫩首度贝鲁特拉菲克·哈里里国际机场。走出机场，戴黑框眼镜、穿一

身T恤短裤的黎巴嫩人纳伊姆（Naim Abou Darwsh）已经站在一辆老旧的红色吉普前等了有一会。看到

我后，他用中文“你好”热情地打了声招呼，又连声说了三次Welcome后，一脚踩上了油门；经朋友介绍，

好心的纳伊姆来接我去市区。车刚开出去没多久，他突然侧过头来对我说：“你在一个很有趣的时间点到了

黎巴嫩，这周日是我们国家的大选。”

我顺着问他准备投给哪个党，这个问题打开了纳伊姆的话匣，他滔滔不绝地开始讲起黎巴嫩积重难返的宗

派政治体系、令人绝望的经济崩溃和他为支持政党所做的志愿工作。自2021年以来，黎巴嫩本地失业率已

经高达55%，人们通过从事不同零工维持生计，纳伊姆如今也失业在家，和母亲同住在一起。

车快速经过一座漆黑的涵洞驶入市区，夜晚的贝鲁特光亮很少——写字楼外墙没有在城市里惯常见到的灯

光带，甚至都没有路灯或是交通信号灯，仅有的一些微光来自居民楼。汽车经过街道拐角处的垃圾站，食

物腐烂的酸臭味伴着夏日夜晚的风弥散开来。我们经过了黎巴嫩一所大学，顺着手指过去的方向，纳伊姆

提醒我，大学附近不远处的居民楼就是如今他志愿服务的政党“国家公民党”（Citizens in a State）在贝

鲁特的办公室。

在贝鲁特待了一周后，我意识到那个深夜的谈话并非特例。在我得以开始深入感受这座城市的运转失灵的

同时，每个遇到的黎巴嫩人——常常是年轻人——也不约而同与我聊起这场即将开始的大选，和他们心中

的斗争。

离开的和留下的  

过去几年，这个国家在经受一场由金融风暴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世界银行称这是几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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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之一，全国四分之三的人陷入了贫困。黎巴嫩磅贬值超过90%，这不仅意味着大部分人放在银行

的存款几乎蒸发，同时也导致了进口能源的短缺，许多家庭每天都要经历好几次断电。

2020年贝鲁特港大爆炸，在一瞬间摧毁了半径十公里内几乎所有建筑。处在爆炸中心的黎巴嫩国家储备粮

食库残存的筒仓时隔两年依然伫立在港口，军队士兵如今持枪值守在距离筒仓1.5公里远处，不许行人靠

近。远望过去，视线里的建筑残骸像是海边一块巨大而丑陋的伤疤，像是意味着这个国家的伤口一直存

在，未能弥合。曾经人头攒动的市中心商业街，如今的一个街区被军队把守起来，伫立在大道两边的奢侈

品店关了大半，尚在营业的也已无人问津。

2022年5月13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一个被两年前港口仓库大爆炸破坏的油站后面，悬挂著一幅议会选举候选人的直幅。摄：
Mohamed Azakir/Reuters/达志影像

共享打车平台“bolt”的司机维萨姆（Wissam）一路在和我抱怨油价在过去一个月里再次上涨了15000黎

磅（约合0.5美元），平台预估的车费几乎已经不够支付消耗的燃料。他其实是一名程序员，工资从过去每

月1000美元缩水到110美元之后，他只能靠打两份工来维持生计。每天，他都在思索如何离开这个国家，

但去海外工作并不简单，中东其他国家看他来自黎巴嫩，开出的薪水马上比本地人少掉了三分之一。

到达黎巴嫩的第二天下午，我和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念书的凯伦（Karen Kordab）约在海边见面，她留一头



卷曲的中短发，穿露腰的紫色NIKE运动服和紧身裤，很有朝气。在毗邻地中海海滩的巴黎大道上我们一路

往东北方向前行，凯伦从最近关注的虚拟货币市场聊到业余时间间断运营的两家公益组织，其中一家帮助

倡导残障人士权益，另一家则致力于带领人们到黎巴嫩体验山间生活。上周，她刚从柏林学习回来，在即

将到来的暑假，她还要飞去美国参加暑期项目。

我惊讶于她旺盛的精力，她却说：“你知道，在这个国家没有什么事情是轻而易举的。” 毕业后，她也想先

离开这个国家，到国外寻找工作机会。

在经历了1975-1990年的血腥内战之后，移民和人才流失一直是黎巴嫩生活的一部分。但在大爆炸和经济

危机发生后，这一数据再度增加，2021年一项调研显示63%的黎巴嫩人表示如果可以，他们将永久离开这

个国家。如今，黎巴嫩定居海外的人口已经超越本国人口总数。

在沿海大道上，遥望着远方连绵的山脉，凯伦侧过头问我：“你喜欢这儿吗？” 还没等我回答，她又自言自

语地讲到：“这个国家很伟大不是吗？这里的人民不该这样被辜负。”

一路上，我们经过了不少政党宣传标牌。这次大选是自2019年经济崩溃和2020年那场震惊世界的贝鲁特

港口大爆炸发生后，黎巴嫩人首次进行的议会选举投票。

聊到即将举行的大选，凯伦说自己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每个黎巴嫩人在出生之时会根据出生地被决定所

属“宗教”，即使你从未成为它的信徒。

这与黎巴嫩特殊的教派政治体制有关，全国一共有18个合法教派。因此，选举制度也必须以教派为基础，

由黎巴嫩的宗教团体按比例代表制进行投票，再选择出国会128个席位的党派代表人。在黎巴嫩，总统必

须始终是马龙派基督徒，总理是逊尼派，议会发言人是什叶派。而这些宗教背后又由长期盘踞在黎巴嫩政

坛的传统政党把持，比如背靠伊朗支持的什叶派伊斯兰政治和军事组织真主党，在1982年将入侵的以色列

出逐出黎巴嫩南部后，逐渐成为如今最大也是唯一具有军事力量的政党组织。

但是，对像凯伦这一代的进步青年来说，长期掌握议会的传统党派令人厌倦，也是这个国家难以通过投票

箱实现变革的原因之一。1975年，黎巴嫩的宗派领导人将人民拖入了一场毁灭性的内战，导致12万人丧

生。1990年战争结束后不久，他们又继续通过将宗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来分裂黎巴嫩，并通过掠夺其

财富浪费了这个国家繁荣的潜力。

刚满21岁的凯伦和她的很多朋友一样，决定把她们的第一次选票投给反对党派阵营，他们中大多数在

2019年的革命后开始在政坛展露头角。2019年10月，数十万黎巴嫩人走上街头，对政府常年腐败和公共

服务缺失表示愤怒，要求政治变革，由此爆发了黎巴嫩著名的10月17日革命。这次抗议活动让大量年轻和

独立的竞争者注册了本次选举。内政部登记了103份名单，包括718名候选人，比2018年的选举多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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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其中，纳伊姆支持的政党“国家公民党”，就是参与2019年革命的反对党之一。和许多其他新涌现的反对党

派的倾向相似，它们的目标是创建一个“公民国家”，反对宗派政治。在这个国家里，黎巴嫩人民作为公民

被代表，而不是作为宗派利益的客户。

2022年5月10日，“Citizens in a State”政党成员在办公室内预备竞选横幅。摄：Mohamed Azakir/Reuters/达志影像

暗流涌动的大选前夕  

大选前一周，政府就宣布，投票的那个周末全城夜店场所必须关闭。大选日前一天，黎巴嫩军队将坦克和

装甲车驶入了贝鲁特市区。军队在社交媒体表示，部署兵力是为了整个竞选过程的公平和安全。在黎巴嫩

的朋友陆续提醒我最好减少出门，就在半年前，我所住公寓800米远的街区就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街头枪

战，冲突来自政党利益纷争。

虽被警告，我仍然决定在大选前一日和纳伊姆到“国家公民党”的竞选办公室看看，他提出骑摩托车载我一

程 摩托车七弯八拐地快速行驶在车流中 丁点狭窄的空间中 时不时纳伊姆会指着挂在头顶的宣传横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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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摩托车七弯八拐地快速行驶在车流中一丁点狭窄的空间中，时不时纳伊姆会指着挂在头顶的宣传横幅

告诉我，这条街是什叶党派或马龙派的势力范围，其他政党如果试图在这个街区游说选民，可能遭遇血光

之灾。事后，我在推特上看到人们发放党派宣传单被其他政党暴打在地的视频——纳伊姆看到后耸耸肩表

示，早已在预料之中。

越临近选举日，越多黎巴嫩人开始对结果不抱希望。摧毁人们信心的一个事实来自于传统政党中广泛存在

的贿选。纳伊姆的父亲准备把票投给传统党派真主党，因为对方承诺会帮助他修缮老家的田地。这样的事

情发生在每个角度，有时传统政党只需给贫困家庭发放一点粮食和燃油券，就能轻而易举拿到选票。

“我们党就像那个暗流涌动的海面上，站在一艘巨型邮轮前拿剑的小孩。”纳伊姆指着给六岁女儿常读漫画

书里的一页，给我形容如今反对党的局面，即使如此，“为了女儿的未来我也想继续斗争。”

中午，我们到达了“国家公民党”坐落在一栋住宅区中选举办公室，这是一间大约 200平米的套房，门口唯

一的识别标志是蓝色和紫色的菱形政党标志，房间地板上堆放放着宣传手册和传单和打印机，书桌上放着

五六个话筒。作为独立政党，他们的所有竞选资金来自于捐助人每月1-2%的薪水，他们无法支付昂贵的电

视广告费，因此选择把大部分宣传放在推特和Youtube等网络平台上，许多谈话视频就拍摄于其中的一个

房间里。

这里的氛围不如我想象中紧张，陆续赶来帮忙的志愿者和代表不同选区的候选人在房间里四处走动，有的

在和人交谈、有的则盯着电脑忙碌。纳伊姆示意我坐在阳台上背对着房间和旁人聊天的那位穿深灰色西装

的老人正是“国家公民党”的创始人Charbel Nahas，他是黎巴嫩前电信部和劳工部部长，也是一名经济学

家，在2016年创建了该党，因其关于黎巴嫩政治经济的大量著作而闻名，其中包括他在2019年危机发生

前几年对经济体系崩溃的预测，以及对国家详细复苏计划的阐述。



2022年5月15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一名女子在议会选举中投票。摄：Hassan Ammar/AP/达志影像

“他经常来办公室，有时候还会给我们煮咖啡。”坐在沙发上的志愿者，今年28岁的马尔万（Marwan

Menin）在采访中强调了几次和那些高高在上的政治精英相比，Charbel Nahas是多么的亲民与友好。如

果不是他介绍自己是一名广告从业者，我总是不自觉把马尔万和硅谷极客的形象联系起来。

“每天我们的工作都不太一样”，前一天，马尔万的工作就是为选民提供免费的交通运送，以此提高投票率

——法律规定人们需要回到户籍所在地投票，但由于油价上涨和公共交通的匮乏，不少居住在贝鲁特的公

民都决定放弃投票权以节省开支。

聊起“国家公民党”反对私有化和呼吁建立全民医疗保健系统和加强免费公共教育的举措，马尔万滔滔不绝

和我讲了十几分钟。他说，在做了很久的功课之后，觉得“国家公民党”是唯一提出具体改革措施的政党，

“其他反对党只是不断在台前幕后表示希望变革现有政治体制”。

与此同时，马尔万也感到挣扎，因为他的工资也一直在降低。当我问到有没有想过离开时，他说：“我每一

天都在想未来到底在哪里?”

“但未来的希望是斗争出来的，如果我们不斗争，还能留给谁去斗争？”  

“对明天的大选有信心吗？”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马尔万和办公室里的人们，得到几乎一样的答案：“赢得议

会席位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把公民国家的理念坚持下去影响更多人。”

回家的路上，整个贝鲁特市区刮起大风，吹起了居民楼窗台前遮挡灰尘的帷幔。风沙让整座城市陷于一片

浑浊，没被及时清理的垃圾满街飞扬。人们互相开着玩笑说，这好像一场暴风雨的前奏。

“改变会发生的”  

大选日当天，投票从早上7点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小汽车一早播放着声量巨大的拉票音乐在居民区里穿

行。真主党的拉票车最为显眼——火箭筒架设在汽车车顶，左右两边分别飘扬着黎巴嫩国旗和真主党旗

帜



帜。

下午一点多，出门投票的黎巴嫩人到达了小高峰，从贝鲁特南部一路往海边行驶的交通主干道上挤满了开

往投票点的私家车，堵车照例随时发生在任何一个角落。贝鲁特的投票点均设在公共学校当中，Shakib

Erslan高中是其中一，校园门口挤满了前来投票的民众，也有成群结对、不同政党的志愿者穿着一样的T恤

衫站校门口造势，其中不少是还没达到投票年龄的年轻小孩。

气氛比预想中平和，偶尔有小范围的冲突但尚在可控范围之中，但是，门口严正以待的大批官兵和马路前

来回驶过的装甲车，还是给大选日添加了不少紧张气氛。

选民在教室里做出投票选择后，最后要用墨水印上指纹，选票最终才会生效。不少年轻人用中指蘸上了墨

水，在推特上发送了竖中指的照片，配文“Vote them out”（“把他们投出去”）， 以示对腐败无能的传统

政党的不满。

2022年5月10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真主党支持者举行选前造势大会。摄：Hussein Malla/AP/达志影像

一天后，大选结果正式公布，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及其盟友失去了过去几十年来在黎巴嫩议会中占主导地位

的多数席位，该集团的候选人赢得了128个席位中的62个，比其需要的席位少了三个。同时有16名反对党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5/17/pro-hezbollah-bloc-loses-lebanese-parliamentary-majority


的独立候选人闯入议会，与2018年的选举相比，增加了15个席位。

由于大选最终没有一个完全的赢家，加上黎巴嫩僵化的权力分享政治结构，意味着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

仍然很低。

不过，还是一些改变似乎正在发生。住在黎巴嫩北部贝卡谷底的女大学生伊曼（Eman），业余是一所难

民学校的老师，她在今年放弃了投票权，因为回到户籍所在地的路途过于遥远且昂贵，而且她也对结果不

抱希望。但反对党赢取更多席位增加了她的信心。“未来会有更多人去投票的，因为这次让我相信改变还是

能够发生。” 据报道，今年黎巴嫩大选的投票率只有41%，创下了历史新低。

离开投票点后，我在附近一家咖啡厅写稿。桌边一位穿着笔挺衬衫的中年男性好奇我的中国脸孔，问起我

从哪里来，在这里做什么；黎巴嫩早已不是曾经那个以古迹、海滩闻名的旅游胜地，“逃离”本国的人数不

尽数。他如今就定居伦敦——但他似乎并未完全离开，还为了投票特意提前一天回到黎巴嫩，又在大选日

从贝鲁特去往了北部母亲的户籍所在地Tripoli陪她投票，最后再回到贝鲁特完成了自己的投票。

“为什么不在海外站点投票呢，不是更方便？”  

“我有点担心他们临时变更规则，比如剔除海外黎巴嫩人的选票。我想确保权利在我的国土上生效。”  

他也同样把选票投给了反对党派中的一员，但不愿意透露具体名字，可以确定的是它不是“国家公民党”。

“他们也很不错，但对我来说他们的经济策略太左，我更中间派一些。”

临走前，他告诉我，他其实是前黎巴嫩投资和科技部部长 H.E. Mr. Afiouni，因为感到难以在国会内推动

任何政策而辞去职务。最后，还说感谢我关注他的国家。

“你对未来有信心吗？” 我问他。  “当然！” 他的肯定出乎我意料之中。  

“只是，改变不会在一朝一夕间发生，我们得多一些耐心。”

https://www.ansamed.info/ansamed/en/news/sections/politics/2022/05/16/lebanon-elections-record-low-turnout-around-41_fee59c20-a753-4554-9bb8-fdf6c19bc0c0.html

